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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睦，后顾无忧
2007年11月2日 星期五 多云
我说：“我知道，所以还有一个政策给

你们。你们给客户讲，如果现在付款，一律
只收90%；逾期十天不付的，就没有这个优
惠条件。你们可以把这个政策带给客户。
10%已经不少了，我想他们会心动的。”

三个业务员见我出台了这么一个政
策，都觉得快速回笼资金的可能性要大
一些。小周说：“不如这样，让客户单位
中说话比较管用的人帮忙催收货款，然
后我们把这 10%付给帮了我们忙的人，
效果可能比把这10%让给客户单位效果
还好些。”我笑着说：“你想的这个点子可
够毒的。不过我不管过程，只要结果。
你们怎么收回这个钱，那是你们的事
情。另外，有好办法一定要给其他兄弟
说，不准吃独食啊。”

给业务员开了会，我又把财务小孙
叫过来。我把两万块钱拿给她，问：“两
万块钱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够不够？”她
说：“不含工资差不多够了。”我问她：“财
务上目前的主要压力在哪里？”她说：“主
要是供货商经常来要钱。以前赊了一些
供货商的钢材，到了付款时间却没有付
给人家，都来闹几次了。搞得我见人来
收款就躲。”我说：“没事，凡是来找我们
收款的，你大大方方接待，理直气壮地告
诉他们，工厂现在签了几个大合同，所有
的资金都要为这几个合同服务，等我们
的资金宽松了，我们会主动通知他们。”
小孙说：“这行吗？”我说：“行。一般的供
货商是赊富不赊穷，听说你有几个大合
同，巴不得和你搞好关系，好多和你做点
儿生意的；如果听说你生意不行，一分钱
都怕赊给你。”见小孙犹豫，我又说：“对

于有些非收钱不可的供货商，你叫他来
找我就行。”

接下来，我又分别找了车间的工人，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想办法
克服工作当中的困难。

这个桥架厂的成败，一月之内将见
分晓。

2007年11月4日 星期日 晴
劳累了一天，我回到了租住房。冷

锅冷灶的，一点儿生气都没有。房间本
来不大，但我却感到空荡荡的，轻轻地咳
嗽一声，似乎就能听到回音。我拿起水
瓶摇了摇，水瓶里没水，记得有好几天都
没有烧水了。我还没吃晚饭。我想自己
煮点儿面条吃，插好电炉，却发现没有面
条了。我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心里盘算
着是到面馆去吃一碗面条，还是去买面
条回来自己煮。

这时，仿佛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我
坐在床上没有动，自从弟弟搬到小玉那
里去住之后，这里就没人来过。敲门声
执著地响着，我沮丧地站起来，大约是有
人走错了吧？我拉开门，脑袋“嗡”了一
下。周媛和儿子站在门外。我揉了揉眼
睛，没错，就是他们。

儿子一下就扑了上来，亲热地叫着
爸爸。我一下抱起儿子，用胡须扎他嫩
嫩的脸蛋，直把他扎得嗷嗷叫。大半年
没见到儿子了。儿子长高了点，也敦实
了些，但他依然认得他爸爸，一点儿生疏
感都没有。我转过脸看着周媛，她却径
直走进屋里，在床沿坐了下来。

我抱着儿子坐在另一边，不知道怎
么开口。“不欢迎啦？不欢迎我马上走。”
周媛突然说。我说：“哪里哪里？请都请
不来呢。”“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我问

周媛。周媛说：“你那信上不是有地址
吗？”我恍然大悟，敢情周媛是顺着信封
上的地址找来的。可是她怎么会突然来
找我呢？我有些疑惑不安。我说：“屋里
没水。你们坐一下，我去买点水来。”周
媛说：“就知道你懒，连水都不会烧，我自
己带了水来。”她打开随身带的那个包，
拿出一个水杯。水杯有些眼熟，仔细一
看，原来这是我以前常用的那个。里面
装满了水，还放了一些菊花。

我感到一丝温暖，拿过来轻轻喝了
一口，菊花的清香顿时在嘴里弥漫。看来
我写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周媛是和我讲和
来的。想到这儿，我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我嬉笑着问她：“你来该不是给我带坏消
息的吧？”周媛黑着脸说：“这对你来说的
确是个坏消息。我三十多岁的女人了，你
说不要就不要，今后我嫁谁去？告诉你，
这辈子你休想甩了我，我做鬼也要缠着
你。”我大喜，笑着说：“欢迎你来纠缠。”

周媛看起来精神不错。我知道她的
性格：只要她思想上的结打开了，天大的
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如果思想上的结
没打开，一点儿小事能让她愁出大事
来。我说：“你们吃饭没有？我还没，要
不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周媛说：“我们在
哪儿吃啊？这鬼地方一点儿都不好找，
转了半天才找到这里。”

看着周媛认真的样子，我不
由得笑了。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
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
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

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
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
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
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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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哥尽把好事办成
雷人的事

东北有个哈尔滨，
哈尔滨有个雷哥。雷哥
心好，尽办好事；雷哥心
太好，尽把好事办成雷
人的事，雷得人风中凌
乱。雷哥姓范，大号范
春雷。春雷滚滚，恰是
雷哥的人生写照。雷哥
办事，不管结果咋地，至
少动静挺大。

这天早晨，那辆洒
水车固定地缓缓驶过中
央大街，湿润地面。城
市已经苏醒，雷哥还在沉睡，鼾声如雷。正不知做啥美梦
呢，腿上就挨了一脚。从出脚的部位以及力度来看，老范在
睡眠状态下也能判断出是老婆丁小婉踹的。

鼾声立刻暂停。老范直挺挺地坐了起来，闭着眼睛摆
了个起床的造型，鼾声又起。老范很快又挨了丁小婉一脚：

“雷子！”“到，领导。”老范反射性地搭茬儿，眼都没睁。“昨天
跟你的谈话内容还记得吧？”小婉的头依旧埋在枕头里。“领
导，给个提示。”小婉躺在床上训话：“目前你最大的问题就
是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磨磨唧唧，啰啰唆唆的。”老范一听，
立刻睁开了眼睛：“明白。”

随即下床，一边蹬上大裤衩子，套上大背心，一边嘴里
嘟嘟囔囔，话比动作还快：“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
于晨，一个有紧迫感的男人，从大清早起来就要保持一种
快而不乱的生活节奏。”说完一把抄起头盔，抬脚出屋，保
持节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范也是有房有车的人。房是老辈
留的，车是山寨的。房是一楼，还带个小院。车更有特点，得
单独说说，这车不是山寨的汽车，是山寨版的电动车，直观地
说，就是一辆二八自行车上捆了个电瓶，别看配置低，跑起来
嗖嗖的。在老范眼里，这山寨电动车的使用功能不次于宝马。

老范来到客厅，首先弯腰拎起充好电的电池，然后转身
敲敲旁边的小门：“儿子，今天你值日啊，咱们都是男人，对
自己要狠一点儿，快起来！”说完走出门外。

小屋里边，范春雷的儿子范小雷正蜷成个虾米状睡得
正香，嘴巴张得跟个小哈巴狗似的，口水流了一枕头。

老范虽然起得早，等来到卖早点的摊子前发现还有更
早的，油锅前已经站了两个人在等着，旁边的小桌子也坐了
三两个人吃上了。卖早点的摊主看着很年轻，七手八脚地
端着一盘子切好的面团扔下锅，开始炸油条。面团在油锅
里翻滚搅动，老范的大脑袋拨楞着，眼瞅着滚开的油锅，拧
着眉。小伙子摊主看看锅，抬手就要捞油条。老范忽然咋
呼了一声：“嫩啊！”摊主抬眼扫他一眼，又将油条放回锅
里。老范却不乐意了：“咋还炸呢？老了！”摊主一抬头，对
着老范嘟囔：“你啥意思啊？！刚才你不嫌嫩吗？”“我是说你
手艺嫩，油条炸老了。”老范说着，伸手从摊主的手里接过筷
子，将两根看起来有点儿老的油条夹了出来。“来，我给你来
个现场培训，下面！”老范一点儿不见外，先吆喝上了。

摊主倒也配合，把面下到锅里，瞅着老范的下一步。老范
动作熟练，张弛有度，边拨拉油条边指导：“炸油条第一讲究揉
面，第二讲究火候。油温不能太高，高了，外边老了，里头还没
熟。反过来油温也不能太低，太低，就会太硬，油条就没了本身
应该具备的酥脆感。”“哟，内行啊！”摊主有点儿服气了。“其实咱
们是同行，只是专业不一样，我的专业是从事豆制品烹饪研究
的。”老范保持着谦虚的低调。“豆制品烹饪研究？具体是干啥的
啊？”“就是专门做豆腐宴的，能把一种豆腐做成上百种菜。”老
范讲到豆腐，不由得透出一种自豪。老范还真没吹牛，从小婉
他爹，也就是老范的师傅那儿学下来，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

摊主听了有点儿小惊奇：“哎呀，那应该算是大厨了
吧？”“大啥厨啊，都是圈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老范豪
气地一摆手。“那怎么称呼您呢？”“看你岁数不大，你就叫我

‘雷哥’吧。”摊主笑嘻嘻地一指油锅：“雷哥，你这个——也
老了。”老范“呀喝”了一嗓子，急忙夹出焦了的油条，同时不
忘吸取经验教训：“看见没？又总结出个经验，炸油条的时
候，不光要注意火候，还不能溜号。一溜号，再高的手艺也
能炸煳了。”摊主依旧笑嘻嘻地瞧着老范。范春雷倒不含
糊：“行，把这几根焦了的给我装上，我买了。”

要说老范这车，老范自个儿觉着该算机动车，宝马哪能
走自行车道啊？所以平时走路也是专挑机动车道走。只要
交警不管，都是汽车让他。今儿个路过索菲亚教堂的时候，
为了抢着过前面的十字路口，老范把车拐上了自行车道，谁
知紧赶慢赶还是碰了个红灯。

信号灯一变色，老范这边连忙猛捏刹。电动车发出铁
铲子死命挠锅底一般的尖叫声，恨不能把人心给揪
出来，声音虽然难听，但停车效果不错，老范的宝马
精确地停在了标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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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四川一路滚了下去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里出现

一个死人，我还是很震撼。这尸体穿着
和我们相同的制服，似乎应该和袁喜乐
一样，是上一批勘探队的人。这真是意
外，该死的刚才我们搜索时，一个都没
有发现这里有死人，看样子那批工程兵
没有搜索这发电机的下面。

我重新被拉
了上去，接下来我
们花了大概三小
时，才把那尸体弄
了上来，给他整理
了一下仪容，王四
川一看那人的脸，
面色忽然变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结巴道：“天哪，
我认识他，他怎么
会在这里？”我问
是谁，王四川说出
了一个名字，我们
几个人的面色也

都变了，看着那具尸体，怎么都不敢相
信。恕我在这里不能透露这个人的名
字，这个人是地质勘探界有名的一个专
家，他甚至应该说是地质学家，而不是
勘探队员。在我们的历史里，后来这个
人被认为叛逃去了苏联，但是我们却知
道，他真正是牺牲在了这里。

我们惊讶地检查了一下这位前辈的
身体，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身上也似乎
没有外伤，只有张大的嘴巴里牙龈竟然是
黑色的，整个人呈现抽搐状，僵硬得很厉
害。“这好像是中毒死的？”我当时按照自
己的民间常识判断。几个人都点头，王四
川说难道下面有毒气，是不是日本人在下
面囤积的化学武器泄漏了？

当时日本投降的时候，传说战犯透

露在中国秘密掩埋的化学武器弹头将
近两百万枚，而日本人至今都不肯把主
要的埋藏地点提交出来。说不定这里
就是个埋藏点。不过再一想，又觉得不
太可能，最简单的破绽是，把化学武器
从各地运到这里，需要多少时间？况且
成本也太高了。再者使用暗河作为仓
库也是违背工程原则的，怎么说也得找
个干性洞穴。

具体的我们没法考究。现在主要
的问题是，这位前辈怎么会死在电机下
面。肯定不会是被水冲到那里的，因为
有铁架子挡着，冲过来的话应该会在铁
架子上方。我们想了想，认为只有一个
可能性，就是这个人中毒了之后，在弥
留之际按照原路返回，但是中毒太深神
志模糊，在铁丝网处毒性发作，被铁丝
网缠绕了无法脱身，最后死亡。看样
子，那帮人真是从落水洞下去的，又在
下面遇到了变故。那难道，给我塞纸条
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把尸体用睡袋遮掩好，王四川
说，咱们肯定得下去了，这事看来非同
小可，单说如果老猫要救的是这帮人的
话，他已经走错了，那咱们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置之不理。大家都点头同意，王
四川又说，鉴于下面可能有毒气，咱们
得小心再小心，大家看看有没有防毒面
具，没有的话就准备湿毛巾。

陆续穿过铁架子，继续往下又走了
很远，两边的洞壁都被冲得相当光滑，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我们小心翼翼，很
快就来到了一个矮小的溶洞发育层
里。这里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暗河缝隙，
水深只到我们的脚踝，高度让我们只能
弯腰走。

下面果然没有多少日本人的痕迹，
我们都用布把鼻子蒙了起来，又走了大
概十分钟，突然走在第一的副班长嗖一

下不见了。这事来得太快，我和王四川
都没反应过来，脚下也跟着一空，我顿
时心叫不好，但还是晚了，原来是脚前
突然出现了一个斜坡。

我和王四川一路滚下去，抱在一起
也不知道翻了多少个跟头，直撞得我要
呕吐，手电都被撞掉了。王四川力气
大，用手拼命想抓住一边，但是洞壁太
滑了，抓了半天什么都抓不住。我眼前
一片乱光，滚到最后终于稳住了身子，
还没等我想怎么停下来，接着又是身下
一空，屁股下面突然完全空了，我一下
变成了自由落体。脑子在那一瞬间就
空了，但还没等我想到摔死的惨状，浑
身就是一凉，整个人已经摔进了水里。

王四川还死死熊抱着我不放手，我
用力踢开他，往上一蹬脚，勉力浮出了
水面。四周一片漆黑，我听到四周传来
巨大的咆哮声，立即吃了一惊，妈的这
水的规模和流速，是一条真正的暗河！
天！我刚大叫了一声，就被咆哮的水声
瞬间吞没了，我被河水卷着，一下子就
冲出去不知道多远，直冲入漆黑一片的
深处。

那感觉我实在不想多说，唯一记得
的，就是那种我就要被冲进地底深处的
恐慌。直到另一边，第一个被冲下的副
班长打起了手电，我才从这种梦魇中脱
离出来。两个人划着水，寻找剩下来的
人，王四川不知去向，另外三个小战士
在我们身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摔了下
来。“这里是什么地方！”副班长惊骇莫
名，声嘶力竭地问我。我根本无法理
会，只能用力拽着他，两个人努力维持
着平衡，才能勉强浮在水面上。

激流的速度实在太惊人了，我们迅速
向暗河的下游倾泻而去。幸运的是，副班
长体力惊人，一直拖着我，当时没
有他，我绝对是被淹死的命。


